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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关码头就要上船时，小
曼从包里拿出一台相机，说：“梁
哥，让人给咱俩合张影行吗？”

就要开船了，小曼这才把
自己一直背着的那个马桶包取
了下来，塞给老梁，说：“梁哥，
这是给你路上准备的吃食。”

一声汽笛长鸣，船缓缓驶
离江岸，那一刻，老梁突然有了
一种强烈的冲动，他想拿起东
西跳下船去……但是，最终，他
还是忍住了……

他强迫自己转过身去，不敢
多看一眼身后的码头，因为，小曼
就站在潇潇细雨中。

老梁就那样麻木地站着，直
到到了学校，他才鼓起勇气打开
了那个马桶包：里面除了吃食，
还有一个药盒——装满了各种
常用药品；包里还有一台熊猫
牌七管半导体收音机——那天
和小曼看完电影后，路过电器
商店，他曾打问过这款收音机，
由于价格较高，当时没有买。
录取通知上写得很清楚，第一
学年要考英语听力，希望学生
们准备好学习用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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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梁讲不下去了。我俩都呆

呆地看着波光粼粼的西湖湖面。
“那张合影你一定有吧？

什么时候给兄弟看看。”
这次，老梁没有推辞，开始

掏钱包——这个“老古董”和我
一样，至今还只会用现钞付款。

老梁开始从钱包的夹层里
往外掏照片，他的动作小心翼翼，
将照片递给我时，手竟有些发抖。

照片是用柯达相纸洗的，尽管
有些旧了，但保管得很好。我刚看
了一眼就惊叫起来：这是一位十分
漂亮的女孩，长着一张清秀的鹅蛋
脸，鼻梁通直，鼻翼如羊脂玉雕出
一般，尤其是那双眼睛，清澈得如
同两潭清泉——现在，已经很难看
到这么清澈的眼睛了。

而此刻，老梁的心情一定
是肝肠寸断甚至是万箭穿心。
我从来没见过这个一向坚毅的
汉子会有这样一种眼神。

我还有个有趣的发现：尽
管穿着平底鞋，小曼似乎比老
梁还高。

“她是不是比你高呀？”
“是，她一米七五。”
“风衣、围巾，是不是第一

次见你时的穿着？”
“是……”
我本来还想问：小曼最后怎

样了？你俩之后有没有联系过？
可我没敢再问下去了，因

为老梁已经有点支撑不住了。
那天，我原想劝老梁：“缘来

多珍惜，缘去莫强求。该忘掉的
就忘掉吧。”可话到嘴边我又咽
了回去，觉得这话太苍白了——
感情的事，实在说不明白。

小曼明明知道没有结果，
却飞蛾扑火般地飞向老梁。

而老梁，从头至尾，一直表
现得非常理智——可以说，每个
环节都没有错。可终究，他还是
陷入了不可自拔的深渊……

从表象看，老梁现在有个
幸福的家庭：梁嫂是个知识女
性，很文静，而且深深爱着老
梁。每次我和老梁一起出差，
梁嫂都会送他到车站。他的女
儿菲菲，更是老梁的开心果，已
经上大三的她，在老梁面前永
远腻得像个长不大的孩子。

可是这个“婉君”小曼，恐
怕这一辈子都很难从老梁的心
中迁出……

人生，就是这样，有的遗憾
你压根就没有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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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

也情不自禁地哼起了这首歌：
“一个女孩，名叫婉君……”

小曼后来怎么样了？我也
想知道。

想尽各种办法，几年前，我
终于和小曼的母亲联系上了。
电话里，我没敢说我和老梁的
关系，生怕刺激到老人。我推
说自己是小曼的同学，想找小
曼打听个事儿。

老人很热情，详细地告诉
了我小曼的联系方法。我试探
着问，小曼的孩子多大了？老
人的情绪有些低沉，沉吟了一
会儿，说：“看来你们真是多年
没有联系了。这孩子，还没有
结婚呢。你说说，多急人！如
果你们联系上了，一定要帮我
好好劝劝她。”

小曼当时就职于南京灵谷
寺附近的一家电子设备公司。
许多年前的那个雨天，她和老
梁就是在这里的一条竹林小径
上走啊走。也就是在这座城
市，她肝肠寸断地送别了溯江
而上的老梁。

那家公司很小，位于一个小
区居民楼的顶层，只有二三十号
人。我很容易就找到了她。

当她站在我面前时，我有
些吃惊：原以为，20多年过去
了，又经历过这番撕心裂肺的
情感跌宕，她脸上一定写满了

岁月的风霜。
意外的是，她看上去比实

际年龄要年轻很多。那天，她
穿着一件淡青色的风衣，围着
一条白色的丝巾，脚上是一双
咖啡色麂皮靴子。她的面色
烤瓷般白净，眼角上看不到这
个年纪的人差不多都有的鱼
尾纹。

我简略地向她介绍了我和
老梁的关系。一提到老梁的名
字，我明显感觉到她触电般哆
嗦了一下，脸唰地就红了，一直
红到了脖子根。

我请她到街角那家咖啡屋
坐坐。原以为她会打问老梁的
一切，可她什么都没有问，倒是
问我路上塞不塞车，街上风大
冷不冷。

连着续了两次杯，始终没
听她问起老梁。

我只好主动问：“你……不
想知道老梁的情况吗？”

她轻轻转着手中的杯子，低声
说：“知道呐……都知道呐……”

我非常吃惊：“分别后，你
们不是一直没有联系吗？”

她依然轻轻转动着杯子：
“是的，是的，没有联系过……”

我发现她在努力地抑制着
什么，肩膀微微颤动。

怕我不明白，她抬头看了
我一眼，说：“现在，想了解谁的
情况，网上都可以查到。他去
年调到了一家杂志社，当了编
委。编委，是一种什么职务？”

我耐心地向她解释了一番。
“王老师，其实，他微博上写

的内容，比杂志上的更耐看呢。”
“啊？你连他的微博也知

道呢？”
“知道的，叫‘意趣苍凉’。只

要是他写的文章，不管用什么笔
名，我都能看得出来。他的女儿
叫菲菲，两岁多才学会说话……”

那天，我俩谈了老梁的很
多很多事。她似乎对老梁的一
切都了如指掌。有些方面，甚
至知道的比我还详细。

不过，我俩都没有提起过
梁嫂——都在刻意回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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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天的谈话得知，老梁

考上武汉那所大学后，小曼便
悄悄地复习功课，也准备投考
老梁就读的那所大学。连着考
了3年，她都没有上分数线。

她红着脸告诉我说：“基础
太差，专业课，最高那次也才考
了37分。”

一个技校生，考研究生专
业课能考 37分，很不容易了。
可见小曼下了多大的功夫！

“这么多年了，明明知道老
梁的情况，你为什么不结婚？”

她又沉下头，半晌，才轻声
说：“谈过，没有合适的……”

好像是生怕影响了我的心
情，她抬起头看着我，尽量做出
轻松的表情：“王老师，总归会
好的，总归会好的……”

那天，临分别的时候，她
说：“我从他的微博上看到，他
胃下垂的老毛病还没有好，有
时候还很重。我搜集了好多偏
方，也买了不少药……”

“是不是想托我转给他？”
我问。

“不用了！不用了！”她有
些惊慌，“可不能打扰他，可不
能打扰他……”她终于绷不住
了，轻声啜泣起来，声音越来越
大，越来越大。

从这以后，一有机会到南
京出差，我便会去看看小曼。

她的生活很不容易，小公
司经不起市场风浪，动辄就会
倒闭。两年间，她已经换了3家
公司。天知道，这些年她都是
怎样挺过来的！

可无论什么情况，我发现，
她都保持着那份从容与恬淡，
总是打扮得很得体。

联系上小曼这件事，我没
有告诉老梁。但作为老梁的挚
友，我觉得有责任帮助他曾经
刻骨铭心爱过的人。

我在认识的朋友中，物色
着能配得上小曼的人。

终于，找到了一个——小
宋。他从上海一家纺织学院研
究生毕业后，在杭州下沙开了
一家丝绸服装厂，事业小有所
成，厂里有两百多号员工。

小宋的爱人，前几年因病
去世，留下了一个8岁的女儿。

小宋和小曼同岁，身躯凛
凛，相貌堂堂，尤其是具备杭城
男人特有的细腻、体贴。

我把小曼的情况向小宋详
细介绍之后，他连声惊叹：“真
有这样的女人啊？太难得了！
正是我喜欢的。王哥，一定要
帮我介绍介绍呀！”

为此，我特意去了一趟南
京，把小宋的情况也详详细细
告诉了小曼。

她轻轻一笑，说：“好的，王
老师。谢谢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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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宋到南京和小曼见了一

次面之后，显然非常满意，专门
在清河坊请我喝了一顿老酒，
一个劲地道谢。

此后那段日子，他便着了魔，
几乎每周都要往南京跑两三次。

一看这种情况，我心想，得
了，这个媒人也就该离场了。

有一段时间，我没再过问
他俩的情况。

3个多月后的一天晚上，已
经 10点多了，小宋跑来找我，执
意要拉我去喝酒。他脸上的表情
很落寞——甚至可以说有些悲
戚。我见状，便答应了下来。

坐下后，小宋便开始一杯
接一杯灌酒。连着喝了十几
杯，突然，他直愣愣地看着我，
说：“王哥，我不和小曼谈了！
我不和小曼谈了！”

我心里一紧，冷着脸子问：
“为什么？”

他又连着灌下几杯，突然
趴在桌上“呜呜”哭了起来：“太
折磨人了！太折磨人了！再这
样下去，我活不了啦！”

等他情绪平复下来，我问：
“是小曼人不好吗？”

“不是，不是。她太好了！
太好了！她真是一个好女人
啊，知冷知热，持家过日子，一
把好手。可她……可她……心
里头只有那个姓梁的……”

我没有催问。
小宋抽抽搭搭说：“3个多

月了……她嘴里，从来没有说
过一句情话。我拉她的手，好
像拉着的是别人的手。我可是
和她在谈恋爱啊——她，总像
是个局外人……这……这……
这谁受得了！她爱那个人……
爱那个人……怎么会爱得那么
深……那么深……”

我觉得确实该说说小曼了。
拨通电话后，我絮絮叨叨

地说教了半天。电话那头传来
了“嘤嘤”的哭声：“王老师，我
知道您是为我好……都是我的
不对……我的不对……”

过了两天，我收到了小曼
的一条短信：

王老师，实在对不起。让您
为我费心了。这些年，有好多好
心人替我操心，可我老是辜负人
家。您知道我的心结在哪里。

我也想改变，说服自己努力
改变。可我实在控制不了自己。

小宋是个非常优秀的男
人。请您代我向他说一声对不
起！对不起了！

这段日子，我天天都在自
责、挣扎中度过。我的心好像被
片片撕裂。我不知道该怎么
办。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啊！

我辜负您了。
我已写好了辞呈，想换一

座城市，让自己静一静。
王老师，再次对您说一声

对不起！

我匆匆忙忙赶往南京。小曼
公司的人告诉我，她已经辞职了，
具体去了哪里，没有告诉大家。

我赶紧拨打她的电话，只
听到了这样的提示音：“您拨打
的号码是空号……”

从此，我再也没法联系到
小曼。

劳罕，编辑，现居北京。主要著
作有《各奔前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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